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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里宣卷的文化传承与现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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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吴江区公共文化艺术中心，江苏 苏州 215200)

摘 要:同里宣卷是苏州宣卷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同里为中心，辐射至江浙沪毗邻地区，

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流连于世俗乡村，宣讲劝善积德，为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安抚内心。它
与社会信仰、生活习俗、演出市场需求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习俗、人们精神诉求及生活空间
的变革，这一草根艺术的危机日益显现。而存留传统生活空间、尊重民俗惯例也许是同里宣
卷生存的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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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ing of Tongli Xuanjuan (A Folk Ballad)
YANG Xiao － dong

(Wu Jiang Public Cultural and Art Center，Soochow，Jiangsu 215200)

一、同里宣卷概述

宣卷是我国民间的一种曲艺形式，与佛教传播及民间信

仰活动密切相关。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其源头大致有
三种，即唐代佛教“变文起源说”［1］、“佛教俗讲起源说”［2］、
“民间宗教经卷起源说”［3］。“自唐代以来，俗讲变文一向流
行，但北宋则一度明令禁止，于是，便问隐藏于“诸宫调”之中
的“说姻缘”。两宋之际，从“说姻缘”、“说因果”又演变为“唱
佛曲”，此为宣卷之滥觞。”［4］200“宋元以下六七百年来，在内容
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清康熙之后，宣卷与教派
的关系变淡，成为民众信仰、教化、娱乐活动，而没有明确的宗
教归属的活动。”［5］

随着佛教的宣传推广，宣卷当年曾广泛流传于大江南北。
就吴方言地区的传播范围，“元明清之际，太湖宣卷绵延不
绝。”［4］201宣卷的内容大致有三类: 一是佛教宝卷，目前发现的
早期佛教宝卷《销释金刚科仪》《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目
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就产生于宋元时期。二是民间宗
教宝卷，明清时期传播广泛，到清代中期，民间宗教宝卷在政

府的大力镇压之下渐渐消亡，但是其教义多多少少夹杂在了

现存的宝卷之中［6］5 － 6。三是世俗宝卷，这是目前最为常见的
说唱内容，有民间传说、小说神话、戏曲故事等，还有应时的反
映当代社会生活面貌的“新法宣卷”。
同里宣卷是苏州宣卷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同治、光绪年间

非常盛行，流传地域“以同里为中心，覆盖吴江全境，并辐射至
江浙沪毗邻地带，东至上海青浦县的金泽、商榻、朱家角等地，
南达浙江嘉善县的陶庄、西塘和嘉兴市的田乐、王江泾等地，
北抵昆山县的周庄、千灯和苏州市的木渎、东山等地，方圆不
下百里，四方享誉。”［7］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流连于世俗乡村的
庙会法事、民俗节庆、红白大事，为生活最底层的人们安抚内
心、娱乐情怀、因果报应、劝善积德。如清嘉庆、道光年间程寅
锡《吴门新乐府·听宣卷》中描述:“听宣卷，听宣卷，婆儿女儿
上僧院。婆儿要似妙庄王，女儿要似三公主。”刘猛将是太湖
流域民间普遍崇拜的保护神，每年定期举办的“猛将会”上宣
卷艺人都要宣唱《猛将宝卷》。它活动场所灵活多变，一间陋
室，一方空地，包括堂屋、仓库、晒谷场、草坪，甚至轮船上，都
可以作为其宣唱场所，是真正的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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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里宣卷的兴盛

同里宣卷生成在乡间，成长于村落，像野草一样，受着演

出市场的滋养和约束，其生存始终受着社会环境的跌宕而起

伏。当地的生存环境、信仰习俗、精神崇尚，孕育了集信仰、劝
教、娱乐三位一体功能宣卷，同时使得这门朴素、简单的艺术
一直伴随着底层百姓的生活，并直接影响了弹词、鼓词及杭
剧、越剧等众多地方戏曲的诞生。
丹纳认为: “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

俗。”［8］22纵观同里宣卷的发展，这个“周围的风俗”可以理解
为同里地区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俗，“时代精神”可以理解
为特定生活习俗所形成内在精神。

1．信仰根深蒂固，习俗屡禁不绝
同里位于太湖之畔古运河之东，五个湖泊环抱，网状河流

将同里分割成七个岛。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里相对闭塞，
社会稳定。这一地区“向来佛教兴盛，散出各地农村的佛寺、
庵堂供奉各种各样的‘佛祖’达 300 余种”［4］202。历史上重大
的社会动荡都没有对动摇和深刻影响简单淳朴的生活习俗，

人们对佛道儒杂糅的信仰根深蒂固，对因果报应、祈福安康的
社会伦理深信不疑。无论是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清
军入关、太平天国运动甚至近现代革命、“文革”破“四旧”，对
民间的信仰、生活习俗没有彻底摧毁，相反，社会的动荡给民
间带来的可能是更加强烈的内心的无助和信仰寄托，民众需

要精神的支柱以度过人生的苦难，释放苦难带来的压力，这个

支柱就是信仰并有信仰而形成的生活习俗，甚至成为了当地

文化的传统和基因。“民间信仰在群众中有很深的根，是与社
会共存的，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不论它是什么阶段上的什么

性质的社会，都会有相应的民间信仰存在。”［9］这正是同里宣
卷的生存根基。

2．崇尚因果相报，追求实用直接
同里民众的信仰不具有制度化宗教信仰的规范性，而是

儒释道及其他各路神灵、“老爷”的多元化拿来主义的杂糅崇
拜，极具功利性。这些习俗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规
范着人们的思想和道德，形成了因果相报的善恶观念，劝孝行

善的社会伦理以及淳朴明快、有求必应的实用追求，呈现出简
单实用、通俗娱乐的特征，是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一种反映。
在小农经济的生活环境中，佛教和其他民间宗教滋养农民，让

他们认识到“今世受苦为的是来世享福”，让受苦也成为了一
种期望，体现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神圣的追求。同时民间生
存的快乐，世俗生活的风调雨顺，才是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

的，才是现实痛苦得以解脱的最好途径。劳作辛苦、生活艰难
的人们需要借助价廉物美的、直接实用的、浅白快乐的一个工
具来实现安抚惊恐不安中的内心，舒缓得失煎熬下的心灵，慰

藉寻求寄放的精神。宣卷的劝教功能正好迎合了这一精神需
要，“它会让听众在沉迷卷本故事的悲欢离合中苟同‘劝说’，
在陶醉于丰富唱曲的悠扬旋律中接受‘教化’”，“几乎千遍一
律，无一不是以‘劝人为善’为核心”，“为了诠释行善必能修
成正果，宣卷的结局‘大叙团圆’‘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
便形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10］7结尾，“这恰恰反映了善恶有

报、因果轮回这类命题受关注的广泛程度和在人们心灵上的
重要性。”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命题广泛而深刻地主宰着中
国人的心灵，成为人们的精神愿望，“宣卷像楔子一样，具备了
切入受众精神世界的力量，并逐步培养起他们对自身的接受

热情和审美惯性。”［11］63

3．开放性特征显示市场扩张力
“自古以来，‘歌舞媚神’和‘演戏酬神’的传统，为贫乏的
农村社区文化生活注入了无限活力。正因为民间信仰活动娱
神娱人的特性，才受到人们的欢迎。”［12］数百年来，同里宣卷
直接面对底层民众、直接为他们服务的草根曲艺有着开放性
特征，因而保持着顽强的自我修复、自我成长的生命力。首先
是演出场地可简可繁。同里宣卷只需一桌数椅，可以在陋室，
可以在空地，可以在船上，观众自带凳子。宣卷艺人与听众并
无明显分隔，或围坐或排坐或散坐，没有“台上台下”的人为障
碍，气氛亲近融洽。其次是演出形式从简从俭。同里宣卷除
了固定的几家外，大多都还是传统的草台班子，人员不固定、
场地不固定、卷目不固定。演出班子一般有 3 － 5 人( 木鱼宣
卷班) 或 5 － 8 人( 丝弦宣卷班) 组成，用二胡、扬琴、木鱼等做
配乐，唱词全用地方方言。第三是曲目与时俱进。同里宣卷
广泛吸收民间音乐、借鉴戏曲、滩簧、评弹等艺术门类，吸收民
间艺人的加入，不断扩大曲目题材，不再局限于早期的佛教传

说、佛理佛经，大力吸收民间传说、戏曲故事、评弹脚本、甚至
革命故事，拉近了同里宣卷与吴地百姓之间的距离，丰富了卷

目内容，使同里宣卷成为了吴地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
“1960 年后，苏州市文联从苏州各地征集到约 280 种、近 800
册早期的手抄本宝卷，其中就有 200 余种来自同里。”［13］89第
四观众门槛较低。宣卷故事简单直白，旋律明快活泼，散韵结
合富有音乐性，非常方便众多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

农村中老年人欣赏，老少皆宜。第五低廉的演出成本。宣卷
艺人的收入，“一场仪式的固定收入一般为每人 80 － 100 元不
等，时间从下午 3: 00 到午夜 12: 00，但在仪式过程中，请佛、开
卷、宣卷间隙，若“斋主”出手大方还会赠送红包，名曰‘喜
钱’，一次包 50 － 100 元左右。”［7］9做丧事的宣卷艺人收入稍
微多一些。低廉的演出费用，让普通群众请得起，直接带来的
是演出机会的繁多，如观音诞日、成道日、出家日的观音庙会，
其他菩萨、“老爷”的庙会和祭祀社赛活动，民众家庭的拜寿求
子、满月周年、结婚闹丧、节日喜庆、结拜兄弟、遭灾祛病、上梁
落成、乔迁装潢、家宅不安等等。

4．在市场中淬铁成钢
同里宣卷始终是游走在演出市场的，是不被政府重视的

极少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俗艺。它的市场群体是生活在最底层
的老百姓，却有着巨大的份额。在宣卷传入同里的 200 年间，
同里宣卷针对“斋主”的需要完成了从木鱼宣卷发展到丝弦宣
卷的，从单一的宣佛教宝卷到各种神灵信仰的歌功颂德、祝愿
祝福、爱情故事，无不是顺应听众的需要。在清末，同里宣卷
“同时存在七、八个不同风格的宣卷唱腔流派”［14］144，现在，依
然活跃在市场上的主要是许派、徐派、吴派和褚派。由于观众
的需求不同，演出市场各种艺术门类争奇斗艳。同里宣卷不
墨守成规，敢于博采众长，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表现手法。



杨筱东 同里宣卷的文化传承与现状研究

HUNDＲED SCHOOLS IN AＲTS

94

如许派“吸收了苏州评弹的表演艺术特色，仿评弹形式起‘生、
旦、净、末、丑’角色，官白用‘中州韵’，说白用‘苏白’，唱声典
雅，词句严守韵脚，因此被誉为‘书派宣卷’。徐派突出的是
‘土’，土中带一点雅气，散发泥土的芬芳，被称为‘本土派’。
演唱时用同里官方言，起角色有时带‘中州韵’，说表口语化，
常用俗语、顺口溜、歇后语，形象生动。吴派创始人出身道士，
比较精通民间佛曲，大多宣唱佛道和神话题材的卷目，所以

‘佛去派’的别称，在信徒中格外受欢迎。褚派走通俗之路，与
‘本土派’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俗称‘乡庄派’。在宣唱中，
诸派常常把当地的风土人情糅合进去，有极其浓郁的乡土气，

对听众颇具吸引力。”［8］市场里讨生活，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宣
卷内容和表现手法，同时从单调的劝善教化功能逐步丰富增

强了“角的艺术”的娱乐性和表现力。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同
里宣卷艺人同苏州的师兄弟和同行联合，同苏州评弹唱“对台
戏”，公开竞争。为吸引听众，宣卷艺人采用丝弦伴奏，引起苏
州滩簧艺人的恐慌，官司打到了官府。同里宣卷艺人袁宝庭
初出道时，无意中与师父许维钧在同一个村演出。演唱过程
中，听客们渐渐地都被吸引到袁宝庭的场子中来。许维钧不
服气，袁宝庭也不相让，两个人“唱对台”唱了几天，最后听客
们全部涌进袁宝庭的场子，许维钧的场子中空无一人，唱得许

维钧肚子里的货色都唱光了，“唱得他无话可说”。市场的考
验，造就了同里宣卷顽强的生命力，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同里
艺人“先后组织的宣卷班子 31 个。40 年代后期( 抗日战争胜
利后) ，在吴江境内演出的同里木鱼宣卷和丝弦宣卷班子约有

20 个，宣卷人员 100 多名。”［2］“2009 年吴江非物质文化遗产
普查时统计，同里宣卷共 28 个班社，固定从业人员 142 人( 不
包括临时受聘的老艺人) ，每班当年一般都演出 200 场以上，
最多的高达 335 场。”［7］

三、同里宣卷的衰微

200 年来，同里宣卷在市场中起起伏伏，自生自灭，自灭自
生。由于自身的低门槛、开放性，又直接迎合市场，其自生在
单调的木鱼宣卷衰落后，丝弦宣卷方兴未艾。粗浅的佛理成
为老生常谈后，民俗故事、悲欢离合、孝老爱亲又抓住了人们
的情感。照本宣科式的宣讲难以吸引听众，“宣卷先生”又以
卷目丰富、脚本严密、唱腔多变、表演精湛而炙手可热。“当下
我国民间信仰的信众分布广泛，构成复杂，总体情况是: 女性

略多于男性，以中老年为主，涵盖各年龄层次; 以农民为主，涵

盖各行各业; 以高中毕业以下为主，涵盖各学历层次，既有‘贫
困人口”’也有‘达官显贵’。”［12］信众的广泛，市场还在，但事
实上并未带给宣卷滋润的春雨，同里宣卷正表现出难以逆转

的颓势，而它的历次衰微都与人为因素密切相关。
1．习俗及空间的变革，市场萎缩
“入清以后，清政府把所有民间宗教均视为‘邪教’而严厉
镇压，宣卷受到很大冲击，北方除个别地区外，宣卷几乎消失，

而在江南吴语区，宣卷虽然在个别地区也遭到政府禁止，但整

体上远不及北方严厉。”同里地区甚至苏州地区的宣卷艺术与
民间秘密宗教有关联的，以民间宗教信仰为直接的、功利性目
的的，为数极少，充满着强烈的世俗化色彩和道德感，因而在

康乾之际又繁荣起来［15］18。“1940 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
江南，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城乡民众对于祈福禳灾、庙会社
赛等活动多从简安排，宣卷班社活动的空间缩小，从业人员大

减。”［16］48家亡国灭，民众无心信教，疲于奔命，给了宣卷以重
创，同里宣卷开始衰微。1950 年以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意
识形态洗心革面，城镇中的宣卷迅速消失，宣卷艺人改行，或

去唱其他戏曲、曲艺，农村艺人去务农。宣卷演出转为“地
下”，白天抓革命，晚上偷偷宣唱。“文革”中，宣卷因与宗教的
渊源，毋庸置疑地作为封建迷信当作“四旧”清除，宣卷艺人基
本停止演出，宝卷脚本或被焚或流失，艺人、听众断层，几百年
来与听众建立的血脉关系几被割断，宣卷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宣卷似乎“卷土重来”，“在包括吴江在内
的广大吴语地区，宣卷似乎迎来了回光返照的复苏和中兴，演

出日渐昌盛，保护行动方兴未艾。然而，繁荣也许是短暂的幻
象，并不意味着原先潜伏着的危机和隐忧，那些本质性的困境

已得到正视和处理。宣卷在生存、延续与停滞、倒退上的不确
定性是同等存在的。”［17］68 － 71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大

量自然村落、房屋被拆迁，农民们搬入统一的规划整齐的高层
住宅，原先的自己做主的场院没有了，代之以公用绿地或公共

设施。这对于数百年来容纳民间习俗的自主空间被釜底抽
薪，农民们以前多是是不敢听书，现在更多的是无处听书。民
俗空间的消亡对于民俗的开展、保留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没
有空间的民俗就像是无米之炊，同里宣卷的生存根基已经动

摇或者正在被一点一点挖掉。目前，同里宣卷最炙手可热的
赵华“紫霞班”的演出大为减少，由前些年每年的 300 多场减
少到 200 场左右。其他班子的演出则减幅更为厉害。

2．精神诉求变化，危机显现
同里地区民众的宗教信仰原本就是杂糅的、实用的，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信仰。“在经过多少年的现代化运动和驱除封
建迷信的去魅之后，孕育宣卷及其受众的社会语境已经丧失，

宣卷与道德母体、受众之间价值观念水乳交融的积极循环一
去不返。”［11］68 － 71许多当代人对神佛已经不再是精神上虔诚的

依托，而是有目的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功利性祈求。宗教信仰
的精神寄托和抚慰分崩离析，宣卷的三大功能的最主要最特

色的信仰、劝教功能日渐式微，其娱乐功能在其他当代艺术的
大潮中又显得那么先天不足。艺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改良
和适应，重新编排脚本，力图给予听众以接受的新意和经得起

推敲的故事性; 加入各种地方小调，吸引其他艺术的爱好者;

迎合市场，放弃教化，彻底娱乐; 参加与宣卷有关的公益活动，

提高自身和宣卷的影响力; 借助电视、网络等媒体，扩大受众
范围等等。“对整体上的宣卷而言，所有这些努力都收效甚
微，它们并没有能够开发出多少新鲜的受众面孔，收复多少原

先属于自己的那些失地，而只不过是在那些总数固定的受众

之中增加了吸引他们注意的砝码，提高了个人在行业内部的

竞争力。新编脚本仍然运行在一百年前宣卷那沿袭已久的故
事模式之中，虽然有新名字新人物，但情节大同小异，实在难

以与电视电影竞争，在信息化时代的文化市场中赢得一席之

地; 而各种地方戏曲曲艺同样面临着市场剧烈萎缩、受众严重
流失的困境，它们的受众有很多与宣卷的受众是同一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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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地方戏曲曲艺以及迎合市场的做法都仅仅是得到了原先

即对宣卷有所需求的人的关注，并未为整体上的宣卷市场开

辟出新的舞台; 而由于宣卷的边缘地位和艺人的号召力不够，

面对日益局促的演出空间，那些外围上的努力也显得杯水车

薪、鞭长莫及。”［11］68 － 71

四、同里宣卷的传承

同里宣卷 200 年来始终在市场中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一
直居于民间曲艺的地位，难登大雅之堂。其粗糙质朴的形式
像块活化石，让今人依稀看到民族曲艺的原始状态及江南戏

曲曲艺的母体雏形。其手抄报卷、佛教音乐及对民众的精神
慰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除了全面深入地收集整理保存相关
资料外，还应根据宣卷的本质特征加以回归本源，让同里宣卷

在原生的环境中得到保存和发展。
1．存留生存空间。民间习俗不可能脱离自然空间而存
在，农村的生活空间打破后，新型社区建设应该考虑适合农民

开始各种民俗活动的场地。德国地理学家 F．拉策儿认为，自
然对个人以及通过个人对整个民族的体质和精神的影响，使

其决定作用的。“任何一个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成，都要有
一个时间长度足够的积淀和结晶的过程、一个空间自由度足
够的自发自主成长的过程。”［17］28没有了自然空间，民俗无处
安放，宣卷就是无根之浮萍。

2．回归原生民俗。同里宣卷与民俗密不可分，是有机交
融的一个整体。民间信仰祭祀庆典离不开宣卷的说佛论道，
宣卷的生存紧紧以来庙会祭祀庆典活动。民间信仰是一种伴
随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普遍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长
期广泛地存在于我国乡土社会，融入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

中，是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一种反映。”［18］生生不息民间信
仰、民俗活动的特性，正是这一地区文化传统的“灵魂”所在，
这个灵魂承续这本地区民众在自身长期奋斗和创造中凝聚的

特有的精神和心理，宣卷的内容可能就集中体现了当地民众

的公共信仰及所遵循的核心价值观。任何盆景式的展示和动
物园式的保护都是对同里宣卷文化的断章取义，最终变成无

源之水而断流，不如“放归山林”、回归自然。同里宣卷与底层
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样态的文化，只有在生活中它

才呈现鲜活的生命力。同里宣卷的传承只能也必须回归江南
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之中，离开了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它势

必衰落而消亡。
3．尊重民俗惯例。所有民间信仰和习俗都有自身的传承
渊源，简单化地当作“封建迷信”而加以否定，终会致使延续了
千百年的民族传统文化血脉断裂。近年来，新建、重建庙宇增
多，但这些场所相当多的是与纯粹的宗教信仰相背离，实际上

是开发依托宗教场所的旅游项目。民间的信仰与习俗难以和

这些“旅游项目”相融合，即使是“合流”，也与原本意义的民
俗习惯相背离。一些部门游离于传统和习俗的大包大揽行
为，往往使民间文化陷入社会大众的高调关注以及相关部门

在保护性名义下的实质性破环的窘境之中。尊重及顺应同里
宣卷的生存传统，以宽容的心态接纳通俗文艺的存在，把它继

续放归民俗市场，在市场和民众的需求中继续散发泥土的芬

芳。

参考文献: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 下册) 第十一章［M］．上海: 上海书
店，1984．
［2］车锡伦． 江苏“苏州宣卷”和“同里宣卷”［EB /OL］． 中国
民俗学网，2009 － 05 － 12．
［3］李世瑜．江浙诸省的宣卷．文学遗产增刊( 第七辑) ［M］．中
华书局，1959．
［4］史琳．江苏太湖宣卷的文化渊源和艺术特征［J］． 中国音
乐，2010，( 01) ．
［5］丘慧莹．江苏常熟白茆地区选捐活动调查报告［J］．民俗曲
艺，2010，( 09) ．
［6］虞骄．一个文学与宗教的活化石———当代昆山宣卷初探
［D］．江苏教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
［7］张舫澜．同里宣卷漫记［EB /OL］．豆丁网，2010．
［8］［法］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9］马莉．中国民间信仰的文化价值［EB /OL］． 中国民俗网，

2015 － 03 － 18．
［10］徐文初．同里宣卷，江南特有的文化标本［J］．吴江文化，

2010，( 03) ．
［11］苏野，赵华．宣卷，一个随身携带的艰难传统［J］．吴江文
化，2012，( 02) ．
［12］张祝平．民间信仰的过度娱乐化倾向日渐突出［N］．中国
民族报，2014 － 04 － 04．
［13］金健康主编． 吴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C］． 上海: 上海
文艺出版社，2012．
［14］刘燕．同里宣卷开放性探微［J］．中国音乐，2010，( 03) ．
［15］车锡伦．吴语区宣卷概说［J］． 扬州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
版) ，1990，( 04) ．
［16］车锡伦．清及近代吴方言区民间宣卷和宝卷概况［J］．温
州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06) ．
［17］蒲娇．从“活态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观的转变［D］．天
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8］张祝平．论民间信仰的文化力［M］． 中国民族报，2010 －

11 － 16．


